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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史料建设早已硕果累累，但具体到科幻文学，则相关史料远未得到

充分清理，凭借坚实的史料基础别开生面的研究更是不多见。从史料学的视角考察与科幻文学有关的学

术资源和成果，或可为从事中国科幻研究的学界同仁提供一点线索和参考。本文将中国科幻文学史分为

清末民初、民国中后期、十七年时期、黄金时代、新时期等五个阶段。在逐一考察和评析了各阶段的史料状

况、搜集整理工作以及相关研究的进展之后，我们发现，目前每个阶段的史料整理都存在严重不足。今后

应以书目、作品选、研究资料为核心，切实推进史料建设，为中国科幻研究的发展提供坚实基础和不竭

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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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种类型文学和文化，科幻的审美特性通常要用光怪陆离、恣肆汪洋、天马行空这样的词汇
来描述，而史料学要求的却是脚踏实地、体察入微、严谨细致的朴学工夫。二者看似不搭调，然而，在
科幻研究这个新兴的学术领域，对史料的发掘、整理、考辨、分析缺乏重视，投入不足，不仅对特定研究对
象的考察将遭受极大的局限，整体上也会失之空泛、浮浅。在有着深厚文学史传统的中国现代乃至当代
文学研究界，论从史出、文史互证的研究范式向为显学，史料建设早已硕果累累，但具体到科幻文学，则
相关史料还远未得到充分清理，凭借坚实的史料基础别开生面的研究更是不多见。有鉴于此，本文拟从
史料学的视角考察相关学术资源和成果，为从事中国科幻研究的学界同仁提供一点线索和参考。①

一、史料工作对于中国科幻研究的意义

史料工作的重要性，可以正反两例加以说明。中国科幻文学始于晚清，因而有“百年中国科幻”之
说。对于类型文学而言，其来龙去脉、始源之作，自然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而相关叙述的清晰度和准
确度，可以说是学术品质的重要表征。在这方面，叶永烈、饶忠华、武田雅哉、林健群等学人通过持续
努力，使《月球殖民地小说》《新法螺先生谭》《电世界》《新野叟曝言》等一批具有相当分量的晚清科幻
小说于故纸堆中重见天日，实有开疆拓土之功。② 其中，叶永烈发掘出刊载于《月月小说》上的《月球
殖民地小说》，并将这部小说发表的１９０４年推定为中国科幻诞生之年，是尤为重要的成果。晚清部分
之所以成为中国科幻研究领域成绩最为显著的一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先行者在史料搜集方面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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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丰硕成果。事实上，后来者尽管在研究的宽度、深度上大大超越了前人，但其基本论述对象并未突
破前人勾勒的范围。与之相应，对晚清科幻小说的认识，同样深刻受惠于陈平原、夏晓虹在其编纂的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中收纳的晚清时人对“科学小说”的评议。史料是研究的基
石，是维系研究领域生机的源头活水，科幻文学学术史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而周作人关于科幻小说的论述未引起充分重视，足证中国科幻研究在史料利用方面仍有明显疏

漏。周作人《科学小说》一文，写于１９２４年９月１日，后收入《雨天的书》，１９２５年１２月由北京新潮社
初版印行。在这篇文章中，周作人反对用科学小说代替童话作为儿童读物，因为能够“引起一个诗的
思想，暗示一个美的感情”的童话是儿童们“精神上的最自然的食物”，而科学小说却容易在儿童心中
造成“不易矫正的谬误的印象”，并且“科学小说做得好的，其结果还是一篇童话，这才令人有阅读的兴
致”。① 《科学小说》虽然篇幅不长，却涉及科幻小说的审美特征、科普功能及其与儿童文学之关系等
重要理论问题。此外，文中还提到１９０２年由梁启超译介刊载于《新小说》的法国科学小说《世界如何
终局》（梁译《世界末日记》）、凡尔纳作品以及清末民初的乌托邦小说。以作者新文学大家之地位兼内
容之丰富广泛而论，该文堪与鲁迅的《月界旅行·辨言》相埒，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但在鲁迅其文已
经得到高度重视（虽然相关讨论仍缺乏深度）、科幻研究者反复征引之时，《科学小说》却几乎无人问
津，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相当遗憾的事情。②

二、科幻文学史料工作的现状

（一）清末民初（１９０２—１９２０年）

１８９５到１９２０年初大约２５年的时间，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先启后”的“转型时
代”。③ 长期以来中外学界均对该时期怀有浓厚的兴趣，对科幻这种新的文学文化现象尤为关注，清
末民初科幻研究因此颇为兴旺，在质量和数量上都相当可观，武田雅哉、陈平原、王德威等著名学者陆
续贡献了重要著述。尽管如此，该时期科幻文学文本的搜集整理工作仍未竟全功。从叶永烈开始，历
经海内外多位研究者的持续积累，现有书目（至１９２０年，含著译两部分）已达３００余部（篇）的庞大规
模。④ 但即便以一般的学术标准来衡量，这个书目仍然是十分粗糙的。其体例经最后一位整理者梁
华之手已有较大进步，深层问题如完整性、遴选标准等则悬而未决。２００６年笔者和林健群在网络上
公布的《清末民初科幻小说书目汇整》之所以大幅度增加作品篇目，是因为笔者在通读日本学者樽本
照雄编写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济南：齐鲁书社，２００２年）后，将根据标题判断可能是科幻
小说的一批疑似篇目录入备考。后经笔者于京沪多家图书馆翻检原文，补录篇目中相当一部分得到
证实或证伪，但仍有不少无从查证。当时决定将半成品公之于众，是考虑到整理者资源、精力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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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科学小说》，见氏著：《雨天的书》，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７４—１７７页。
以笔者所见，只有武田雅哉和林久之对周作人的科学小说论有所评析，但仅指出他对科学小说所谓的“科学启蒙”
使命表示怀疑。参见武田雅哉、林久之：《中国科学幻想文学馆》，东京：大修馆书店，２００１年，第２３２—２３４页。
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二十一世纪》（香港）１９９９年第５２期，第２９页。
参见梁华编：《近现代科幻小说书目（１８７０—１９４９）》，见吴岩：《科幻文学论纲》，重庆：重庆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
２３７—３０２页。



不知何时才能完工，与其将现有成果搁置电脑硬盘，不如野人献曝，“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胡适
语）。① 多年来，这份书目在提供线索的同时，因其芜杂、混乱给后来者造成诸多不便，亟待进一步
清理。
清理工作所需解决的问题，除了清末民初书刊查阅不易（随着近年来各地图书馆古籍文献数字化

工作的进展，这一困难已经大大缓解），还有文类边界的模糊。其一，著作与翻译混淆。晚清时人缺乏
版权意识，有翻译外文作品据为己有者，有袭用外人构思不以为意者，亦有在原作基础上“豪杰译”“译
述”“衍义”（典型如吴趼人之《电术奇谈》）造成译作相对原作发生很大改动、内中创作成分无法忽视的
情况。创译交织现象，涉及文学文化交流中一系列的重要问题，既是史料工作难点，也是近年来学术
研究的热点。除上述书目外，陈明哲、姜倩等学者提供的科幻小说中译本目录也很有价值。② 特别值
得注意的是，晚清科幻翻译往往通过多次翻译才从源文本抵达中文，如《月界旅行》就历经法（凡尔
纳）———英（译者不详）———日（井上勤）———中（鲁迅）的三次转译。③ 这种“翻译旅行”无疑是文学文
化研究的绝佳生长点，但前提是对源文本、译本和相关史料进行系统的收集和整理。
其二，科学小说与科幻小说之别。“科学小说”最早是梁启超在《新小说》连载《海底旅行》这部翻

译小说时使用的文类命名。在此之前，梁氏在《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中列有“哲理科学小说”
一类：“专借小说以发明哲学及格致学，其取材皆出于译本。”④由于梁启超的示范作用，科学小说风行
一时，成为晚清文学革命中引入中国的一种主要的小说类型。但细察清末民初“科学小说”名下作品，
不难发现，在“与科学有关”这一浅表共性下，可分为两类，一类借故事讲解科学知识，可谓“科普小
说”，另一类畅想受科技进步影响的中国与世界，实为与今日理解相近的“科幻小说”。如欲坚持后设
视角以确定研究对象，则“科普小说”应单列一类，作为科幻小说研究的重要参照。
其三，科幻小说散布在多个门类中。相当一部分后人看来确属科幻小说的作品，发表时并未归于

“科学小说”之列，因而只考察“科学小说”中的科幻小说是不全面的。例如，受时代精神以及梁启超
《新中国未来记》的影响，晚清政治小说有强烈的乌托邦倾向。这些被标记为“政治小说”或“社会小
说”的作品，有的包含大量科技想象，有的则仅仅是社会幻想或社会寓言。这就涉及社会幻想小说能
否归入科幻这一重要理论问题。但无论如何，科幻与乌托邦的亲缘关系是不容忽视的，发掘、整理乌
托邦或社会幻想文学的工作应与科幻文学史料工作相伴而行，甚至本身就是后者的一部分，而这就对
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此外，史料的出版状况也不甚理想。在故纸堆中发现有价值的文本，固然完成了史料工作最基本

的任务，但若不进行必要的整理，将其转化为容易获取和查阅的现代出版物，相关研究仍会遭遇诸多
不便。迄今只有两部清末民初科幻小说选集出版，即于润琦主编并点校的《清末民初小说书系：科学
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１９９７年）和叶永烈主编的《大人国·中国科幻小说世纪回眸》（第１卷）
（福州：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１９９９年），所录多为短篇，总计不过２０余篇。长篇作品分散在《中国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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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繁杂，现今只能暂合众人所录，以成一较全书目；嗣后欲逐步将书目所录之小说查阅一过，去伪存真，最终得
一确凿可信之书目，备后来研究者之用。然此工作耗时必久。余与林君计，不妨即刻将此书目公开于网站，虽甚
粗糙，然若有心人得之，亦可作为一初步指南。清末民初期刊书籍散落各地，吾二人无从尽观，甚望有兴趣探讨晚
清科幻者就自己方便查阅之图书馆或书店探访，或可得有重大价值之孤本残篇，如是则科幻研究幸甚。”见林健
群、李广益：《清末民初科幻小说书目汇整》，科幻理论网，２００６年７月２１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ｋｕｓｆ．ｎｅｔ／ｒｅａｄａｒｔ．ｐｈｐ？
ｃｌａｓｓ＝＆ａｎ＝２００６０７２１２３２１１３，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２日。
参见陈明哲：《凡尔纳科幻小说中文译本研究———以〈地底旅行〉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台北：台湾师范大学翻译研
究所，２００６年；姜倩：《幻想与现实：二十世纪科幻小说在中国的译介》，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２００６年，第１５４—２１２页。
参见李广益：《幻兴中华：鲁迅留日时期科幻小说翻译研究》，《汉语言文学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４期，第８８—９３页。
《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新民丛报》第１４号，１９０２年８月１８日。



代小说大系》《晚清小说大系》《中国近代珍稀小说》等丛书中，个别重要作品如《新石头记》《新纪元》
《新中国》等还有多种单行本出版，但质量参差不齐，有的校注精详，保留了原始文献的题注、眉批、插
图等重要信息，也有仅录正文、错讹频出者。相当多短篇和部分长篇（重要者如《梦想世界》《飞行之怪
物》《新野叟曝言》等）还没有任何再版本，相关研究受到很大的局限。今天的清末民初科幻研究已经
在向纵深发展，对一些重要文本的考辨和阐释以及对其生产和传播机制的分析深化了我们对该时期
中国科幻文学文化的认识，但与此同时，另一些重要文本得到的关注还迹近于无。

（二）民国中后期（１９２１—１９４９年）
以创作实际情况而论，晚清科幻和民初科幻在主题和手法上有较为明显的差别，应当分开论述。

不过，学界长期以来视新文化运动为现代文学三十年的起点，史料工作和进一步的研究以此为分水
岭，科幻文学亦不例外。新文化运动或五四运动之后科幻文学史料整理的状况完全无法与“清末”“民
初”这两个时段的研究相比。即便是资深科幻爱好者或研究者，对民国中后期科幻的了解也局限于劲
风的《十年后的中国》（１９２３年）、老舍的《猫城记》（１９３２年）、许地山的《铁鱼的鳃》（１９３６年）和顾均正
在抗战期间创作的四篇科幻小说。资料匮乏，论者也就难为无米之炊，甚至多年来只能徘徊于“五四
之后无科幻”这样的命题。
令人欣慰的是，近期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任冬梅等青年学者取得的成绩，为民国科幻研究带来了

新的气象。任冬梅发现，尽管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地位和影响远不如晚清时期，民国科幻仍然保持着相
当活力，不惟威尔斯等科幻名家的作品被大量译介到中国，中国作家的创作也远比此前所知丰富。一
方面，在清末民初就已成名的包天笑、徐卓呆等鸳鸯蝴蝶派作家，一直保持着对“科学小说”的兴趣，在
《小说月报》《小说世界》《星期》《红杂志》《新上海》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科幻小说。另一方面，不少以
启蒙为己任的科普工作者仍有以“经以科学，纬以人情”的文学创作“导中国人群以进行”的期待，因而
在《科学世界》《科学趣味》等科学期刊和《中学生活》等面向学生的刊物上笔耕不辍，著有数量可观的
科学小品和科幻小说。后者中有一部分可称之为科普型科幻小说，以传播科学知识为宗旨，不惜“以
意害辞”，在文中插入图表、公式或大段讲解科学原理的文字。
可以说，清末民初科幻创作的两个主要趋向，即社会展望和科学普及，在民国中后期都得到了进

一步的发展。放眼未来社会的作品，既有延续乌托邦一脉的“理想小说”，也出现了恶托邦、反乌托邦
这样的新类型，形式和内容都更为丰富，其中《月球旅行记》《千年后》等颇有分量的长篇科幻小说尤其
值得关注。致力传播科学的作品，虽然在文体试验上未必成功，但作者的科学素养较其前辈更为深
厚，构思行文更加严谨，其探索亦有不可忽视之价值。因此，史料工作接下来的重点应当是市民、学
生、教师、学者均感兴趣的科普书刊和定位于市井的通俗报刊———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
也并非游戏人生，至少其科幻创作言之有物。
有趣的是，学者翻检文献有时会产生“副作用”，如日本学者上原香发现，《和平的梦》收录的《在北

极底下》《和平的梦》和《伦敦奇疫》等三篇小说实为顾均正从《惊奇故事》（Ａｍａｚｉｎｇ　Ｓｔｏｒｉｅｓ）等美国科
幻杂志“移植”到中文，并根据自己的科幻小说观进行了改写和补充的译作。① 这一重大发现无疑会
冲击甚至颠覆此前对顾均正科幻创作的评价。不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任冬梅发现的在１９２６年第

１３卷第１期《学生杂志》发表的顾均正佚作《无空气国》，又为我们展现了顾氏科幻的新面貌。② 总的
来说，在史料发掘的基础上，民国科幻研究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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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上原香：《论顾均正对美国科幻的吸收融合：以〈在北极底下〉为例》，重庆：“中国科幻文学再出发学术工作坊”
论文，２０１４年５月。
参见任冬梅：《发现顾均正第五篇科幻小说！》，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ｈｔｔｐ：／／ｂｌｏｇ．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ｓ／ｂｌｏｇ＿
６４８７５９ａ７０１０１８ｉｇｘ．ｈｔｍｌ，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８日。



图１　《中国漫画》１９３６年１２月号封面

此外，在翻检文献的过程中时常可以看到一种特殊的史料———科幻画。晚清科幻小说多提到“飞
车”，对之有各种各样的想象。究其来由，首推海外游记和近代报刊中对热气球的记载。其时，“气球”
经常被说成“飞车”，这既是传教士故意为之，①也有介绍者道听途说的缘故。② 而在图文并茂的《点
石斋画报》上，没有见过实物的画师根据以讹传讹的描述画出图像，就误打误撞地创作出最早的中国
科幻画。③ 这类以飞车、飞船、潜艇等为主题的科幻画，在晚清报刊上时有出现，具有独特的风格，可
以让我们以直观的形式体会到晚清时人遭遇现代科技时的震惊和遐思。④ 其后由晚清入民国，现代
工业和科学教育渐次发达，一些文艺刊物的封面和插图带有鲜明的科幻色彩甚至明确以科学幻想为
主旨，有外国爱好者称之为“中国柴油朋克”（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ｅｓｅｌｐｕｎｋ），甚为传神。⑤ 治中国科幻史者颇
可“左图右史”，引之辅助论述甚至详加研讨。

（三）十七年时期（１９４９—１９６６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较过往更为紧密，执政党以组织、制度和政策等方

式对文艺领域进行系统的指导和管理。文艺创作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建设这一时代潮流对科幻文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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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陈平原：《从科普读物到科学小说———以“飞车”为中心的考察》，《中国文化》第１３期，１９９６年春季号，第１１９
页。
《中国教会新报》第５８期（１８６９）刊载的《创造火飞车》一文称：“近有火飞车之事，极为新奇。美国金山来信云，美
国新创一火飞公所，已造一火飞车，车长三丈七尺，深一丈一尺，阔八尺，首尾尖而中宽，尾有舵，左右有二翅。不
用轮而用翅，奇矣；用翅而能借火力以飞，又奇之又奇也。”此“火飞车”显非气球之形制。
参见陈平原、夏晓虹编注：《图像晚清》，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７４—１７７页。
参见武田雅哉：《飞翔吧！大清帝国———近代中国的幻想科学》，任钧华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年。
参见ｌｏｒｄ＿ｋ，“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ｅｓｅｌｐｕｎｋ”，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２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ｉｅｓｅｌｐｕｎｋｓ．ｏｒｇ／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ｂｌｏｇ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ｅｓｅｌｐｕｎｋ，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８日；ＳＦ，“３０年代的中国柴油朋克插画”，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４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ｏｕｂａｎ．ｃｏｍ／
ｇｒｏｕｐ／ｔｏｐｉｃ／３２７５６４８５／，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８日。



展产生了明确而深刻的影响。晚清以来异彩纷呈的政治幻想，此刻只能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乌托
邦的方向上一花独放，至少公开出版的作品不得不遵循这一路径。这自然对创作构成了很大的限制，
夭折的《共产主义畅想曲》便是明证。与之相对，由于现代化、工业化建设亟待大力发展科技，国家高
度重视科普工作，科普型科幻小说与科学诗、科学童话、科学小品一同以“科学文艺”之名得到支持和
鼓励，发展迅速。
这个时期的科幻小说具有二重性质，从其出版平台可见一斑。科幻小说是受到国家主流意识形

态认可、具有合法性的文学门类，因而郑文光的《黑宝石》得以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各地人民出版社
也相继出版科幻小说选集。与此同时，科幻小说又主要是少年儿童读物，创作、批评的主阵地在《中学
生》《少年文艺》《儿童时代》等少儿出版物，其他一些著作和论文也多以少儿为本。综合上述情况，在
搜集史料时应着重检阅青少年和儿童报刊和书籍，但又需向三个方向延伸，一是科学普及和科技发展
相关文献，二是整体性的文艺政策和思潮，三是这个时期得到大力引介、对中国科幻产生深远影响的
苏联科幻小说及相关论著。
日后名列中国科幻“四大天王”的郑文光、童恩正、刘兴诗等作家早在十七年时期就已经崭露头

角，开始形成独特的风格，其早年经历和创作都应予以重视。以郑文光为例，其早期作品与“文革”后
作品多有关联，如《从地球到火星》（１９５４年）之于《飞向人马座》（１９７９年），《火星建设者》（１９５７年）之
于《战神的后裔》（１９８４年）。对《战神的后裔》这部巅峰之作的研究者来说，该作雏形、在１９５０年代就
已经赢得国际声誉的《火星建设者》，以及作者郑文光在政治运动中的遭际，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
资料。
在中国科幻发展史上，外国科幻的译介始终具有重要影响，十七年时期也不例外。与２０世纪上

半叶不同的是，新中国建国后，全方位“以苏为师”，高度重视吸收苏联的思想文化成果，这一时期的文
学翻译也以苏联文学为重中之重，而“科学幻想小说”恰恰又是其中的重点之一。① 作为国家主导的
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苏联科幻的译介不仅数量多，而且系统性强，不仅出版了阿·托尔斯泰、别
利亚耶夫、叶弗列莫夫等众多名家的作品，还翻译了主张“和时代并进”、塑造“新人”、爱国主义等创作
原则的《论苏联科学幻想读物》等理论著作，对中国科幻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② 叶永烈、刘慈欣等
几代科幻作家的启蒙读物都是苏联科幻小说。③ 因此，十七年时期苏联科幻小说的译介是研究同时
期中国科幻小说所不可忽略的文学背景，但至今我们仍未把握其全貌。④ 今后应在文献工作的基础
上考察苏联科幻在主题、手法、风格等方面对中国科幻的影响（这种影响显然不局限于十七年时期），
并注意探究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如：俄文术语“科学幻想”（научнаяфантастика）取代晚清以来国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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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周发祥 等：《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十七年及“文革”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２—３４页。
参见胡捷 等：《论苏联科学幻想读物》，王汶 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５６年；叶永烈：《中国科幻小说发展简
史》，见叶永烈主编：《大人国·中国科幻小说世纪回眸》（第１卷），福州：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４—１６
页。同期出版的理论著作还有《论科学普及读物与科学幻想读物》（李赫兼斯坦著，祈宜译，北京：科学普及出版
社，１９５８年）、《技术的最新成就与苏联科学幻想读物》（略普诺夫 等著，余士雄 等译，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５９
年）等。
参见叶永烈：《华丽转身》（上），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３９—１４０页；刘慈欣：《科幻小说是基于科学、
基于想象的文学》，白烨编：《中国文情报告（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２６６页。
前述姜倩所编撰的《二十世纪科幻小说中译本目录（１９００—１９９９）》收录了十七年时期翻译的苏联科幻小说２９种，
但这只包括单行本，大量刊载于报纸和杂志的译本尚未得到统计，并且《地狱的火焰》（１９５６）等单行本也被遗漏在
外。



直使用的“科学小说”并最终定名为“科学幻想小说”，经历了怎样一个过程？① “科学小说”和“科学幻
想”各自代表的科幻小说观有何差异？②

十七年文学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属于“当代文学”的范畴，不过如今距离新中国诞生已有一甲子，
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早已提上议事日程，十七年科幻研究也需要强调历史意识。该时期出版的
科幻作品和相关材料保存情况相对较好，但系统的整理、辑录工作尚未开始。更令人遗憾的是，亲历
新中国科幻早期发展的作家、编辑、读者逐渐步入晚年，许多人未曾留下只言片语便已凋零，从史料的
角度看不啻为莫大的损失。这在根本上是因为十七年科幻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但重视程度不够也
是一大原因。其实，若不画地为牢，因科幻文学归入儿童文学之属而轻视之，实可据此从“科学”这一
独特角度切入建国之初文学文化和社会思想，从而有所作为。倘若进一步把并非以小说或文学形式
出现、却富有科幻或乌托邦色彩的各种著述纳入考察范畴，研究者就会拥有更为丰富的研究对象和更
加开阔的学术视野，相关研究自然会生发蓬勃的生命力。因此，吴岩教授开展的“中国科幻口述史”项
目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希望能够持续下去并整理出易于使用的文字材料。③

还要指出，目前对文革时期科幻创作“一片空白”的认识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这不仅仅是因为
叶永烈的《石油蛋白》１９７６年发表在《少年科学》第１期的时候“文革”尚未结束，还与“文革”时期地下
文学有关，有待进一步查考。

（四）黄金时代（１９７６—１９８３年）
这个时期特别是从１９７９到１９８２年，堪称“科幻的春天”。十七年时期便已奠定地位的科幻作家

们重出江湖，以叶永烈为代表的青年作家初出茅庐，共同成就了中国科幻史真正意义上的黄金时代。
《人民文学》再次刊发科幻小说，其中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还历史性地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
说奖，与同时获奖的《班主任》《伤痕》一起进入了文学史名篇的序列。放眼出版界，不仅《少年文艺》
《儿童时代》《科学画报》等老牌刊物恢复刊登科幻小说，《少年科学》《我们爱科学》等新锐刊物跃居科
幻重镇，以《科学文艺》为代表，１９７９年后陆续创刊的“四刊一报”（《科学文艺》《智慧树》《科幻海洋》
《科学时代》《科幻小说报》）以及《科幻世界》《科学文艺丛刊》等一大批科幻小说专业杂志更为科幻文
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而坚实的平台。１９８１年发表的作品多达３００余篇，④并广布于上述刊物、其他综
合性文学杂志乃至普通报刊，一方面足为科幻繁荣之明证，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搜集史料时检索范
围应具有相当广度，尽量避免遗珠。在这方面，叶永烈写于１９８３年的《中国科幻小说概述》（附有包含

１１５部作品的书目）既是弥足珍贵的黄金时代全景扫描，又是史料工作的典范。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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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迟至１９５７年，仍有作者在使用“科学小说”一词。叶永烈发表于“文革”期间的《石油蛋白》也被冠以“科学小说”之
名。Ｒｕｄｏｌｆ　Ｇ．Ｗａｇｎｅｒ，Ｌｏｂｂｙ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ｈｅ　Ａｒｃｈ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ｉｎ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Ｋｉｎｋｌｅｙ　ｅｄ．，Ａｆｔｅｒ　Ｍａｏ：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９７８－１９８１，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ｐ．９ａｎｄ　ｎ．３３．从注１９列举的理论著作名称亦可看出，俄文научнаяфантастика一度被翻译成“科
学幻想读物”。
有西方学者指出，“这两个术语实质上并无大的区别。但是，习惯上把西方国家的这类文学作品称为‘科学小说’，
而把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类作品称为‘科学幻想’。”他认为，“科学幻想文学作品最显著的特征是它以社会主义的思
想意识形态为根据对未来作乐观主义的假想”。常言：《苏联的科学幻想小说》，《外国文学研究》１９８１年第１期，
第１３７页。
参见吴岩博客中“中国科幻口述史”系列博文，ｈｔｔｐ：／／ｂｌｏｇ．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ｗｕｙａｎ９８。
参见饶忠华、林耀琛：《中国科幻在探索中前进》，饶忠华主编：《中国科幻小说年鉴·科学神话》（三），北京：海洋出
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１页。
参见叶永烈：《中国科幻小说概述》，《叶永烈文集》（第３１卷），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４７４—５０７页。这
一时期，叶永烈还应外国友人之邀，为Ｎｅｉｌ　Ｂａｒｒｏｎ主编的Ａｎａｔｏｍｙ　ｏｆ　Ｗｏｎｄｅｒ：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ｉｃ－
ｔｉｏｎ（２ｎｄ　ｅｄ．，Ｎｅｗ　Ｙｏｒｋ：Ｂｏｗｋｅｒ，１９８１）撰写了概述中国科幻的“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Ｆ”一节，为《轨迹》（Ｌｏｃｕｓ）、《基地》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等科幻杂志撰写了多篇介绍中国科幻发展状况的文章，相关信息可在ｈｔｔｐ：／／ｓｆｆｒｄ．ｌｉｂｒａｒｙ．ｔａｍｕ．
ｅｄｕ／检索。



相对而言，理论批评文章比作品更容易被遗漏，当时和之后汇集出版的机会又大大少于后者，对
这方面材料的发掘整理工作需要切实展开。十七年时期就已经出现对科幻进行理论研讨的著作，如
王国忠的专著《谈儿童科学文艺》（１９６２年）、郑文光的几篇文章以及苏联科学文艺理论译著。不过科
幻理论批评直到“文革”后才真正兴盛起来，出现了叶永烈的《论科学文艺》（１９８０年）这样的全面系统
的论著和黄伊主编的《作家论科学文艺》（第１、２辑，１９８０年）、《论科学幻想小说》（１９８１年）等一批论
述广度和深度都较为可观的论文集。发表在科幻报刊、学术期刊的论文和众多科幻作品选集（特别是
饶忠华主编的年鉴式选本）的序跋也是很有价值的材料。同时，由于许多科幻小说具有儿童文学属
性，不少科幻作家兼为科普中坚，《科普作家谈创作》（１９８０年）《科普创作概论》（１９８３年）《科普创作论
丛》（１９８３年）等收录科普作家创作谈和理论研究的书籍以及该时期儿童文学研究著作中，讨论科幻
的内容都很丰富。兴盛的理论批评，反映了文类自觉的生成和创作反思的拓展，并进一步推动了相关
思考的深化，使“科普工具论”“科”与“幻”的关系、科幻的形式与内容等重要命题逐渐成为讨论甚至论
争的焦点，并直接影响到作家的创作，时至今日回响不绝。因此，这个时期是中国科幻文学批评史、思
潮史需要浓墨重彩书写的阶段。尤其是１９８１—１９８３年间由科普界延烧到文艺界、导致科幻文学在
“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饱受挫折的那场大论战，虽有叶永烈在《是是非非“灰姑娘”》（２０００年）以亲历
者的视角呈现全貌，但还没有得到更加全面细致、真正具有学术性的论析。多数参与者依然健在，研
究者如将文献整理、考析和作家、批评家访谈结合起来，串联科幻小环境和文艺、政治大环境，当能以
这场论争为枢轴，对建国以来科幻文学的发展形成贯通性的理解和把握。
该时期在史料层面上出现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作品版本。晚清民国时期的科幻作品少有再版

者，版本差异还不成为大的问题。而共和国的第一代科幻作家跨越十七年、“文革”和改革开放等几个
政治社会状况相当不同的时期，其早期作品（包括未发表的作品）在“文革”后重新刊登或收入选集出
版时，多有经历删节、扩充、改写等各种形式修改的情况，这就使对照不同版本的研究成为考察其创作
过程必须进行的工作。例如，叶永烈在“文革”期间发表的《石油蛋白》，１９７９年收入其科幻小说集《丢
了鼻子以后》时，被更名为《奇异的蛋糕》，文中的“文革”印记（如“七·二一”工人大学毕业生、工农兵
女学员、“五七指示”等）一扫而空，细节描写和行文修辞也得到润色。又如童恩正的《古峡迷雾》（上
海：少年儿童出版社，１９６０年）本是短篇小说，１９７８年由少年儿童出版社重新出版时扩展成了１３万字
的长篇小说，强化了“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主题，在情节设置和人物塑造两方面都做了很大的调
整。①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发表媒介的变化，改革开放后或新时期科幻文学中的版本问题变得越来越
复杂。众所周知，刘慈欣的名篇《全频带阻塞干扰》有“中国版”和“俄罗斯版”两个版本；《超新星纪元》
早在１９９１年就已完成，但未能发表，历经多次修改后终于面世的２００３年作家出版社版与初稿有显著
差异，其后的２００９年重庆出版社版又在２００３年版基础上增加了“交换国土”的内容。② 而韩松的研
究者需要面对更多的难题———韩松已发表的作品多经删改且不论，其因涉及性、政治、暴力或进行了
形式探索而难以正式发表的大量作品部分深藏硬盘，部分流传于网络并形成诸多异文。这些由网页
承载的未刊稿，多半既无创作时间、也无修改痕迹，很有可能作者自己也难以分辨孰为正本。严肃的
科幻研究者，应具备敏锐的版本意识，细致处理各种传统的和新出现的版本问题———这既是学术品质
的保证，同时也能催生大量有意义的论题。

（五）新时期（１９８４—　）
卷入意识形态斗争并因此遭到行政力量打击之后，科幻文学的生存空间大幅度萎缩，专业报刊纷

纷夭折。不过，《科学文艺》（１９８９年更名为《奇谈》，１９９１年再次更名为《科幻世界》）仍然坚守阵地，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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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梁清散：《中国科幻文学史稿》第四编，未刊稿。
据２０１４年８月１８日刘慈欣以电邮形式对笔者询问的答复。



最终迎来了科幻文学的复兴。要把握１９８４年以后中国科幻的发展状况，《科学文艺》显然是至关重要
的索引性刊物。当然，１９９４年创刊的《科幻大王》（２０１１年更名为《新科幻》、２０１５年停刊）、２００５年创
刊的《九州幻想》、２００５年创刊的《世界科幻博览》（２００７年停刊）、以及生存时间更短的《科幻·文学
秀》等刊物也在中国科幻的历史中留下了或深或浅的印迹。① 总的来说，从１９８４年直到最近几年前，
登载科幻作品的报刊数量并不是特别大，获取较为便利，阅读渠道也较多。相似地，依靠《全国总书
目》等年鉴性书目，准确掌握每年出版的科幻图书也是比较容易做到的。
学术和商业出版的发展促进了科幻研究的史料积累，这里介绍较为重要的两种：

１．《中国科幻小说世纪回眸丛书》（福州：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这部丛书共六卷，第一卷涵盖清末、民国时期，第二卷到第四卷收录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幻小说，第

六卷选自１９４９年１０月起的港台科幻小说，是第一部全面回顾２０世纪中国科幻小说的作品集，具有
“大系”的性质。编选者叶永烈既是亲历中国科幻数十年的著名作家，也是善于搜集资料的研究者，故
编选质量很高，充分考虑了入选作家作品的代表性，并且“选入的作品，一般用初版本……尊重原著原
文，不作修改”，②长篇小说以存目形式介绍。作为丛书代序收入第一卷的《中国科幻小说发展简史》，
引证丰富，论述精到，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该丛书唯一的明显缺憾是收入作品时未标明出处。

２．《现代中国科幻文学主潮》（重庆：重庆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迄今为止最全的中国科幻文论集，分为“科幻与科幻小说观”“科幻与儿童文学观”“中国科幻研

究”“外国科幻观察”四编，收入了１００多篇各个时期发表的科幻理论批评文献，是中国科幻史研究的
重要参考资料。不过，如欲把握中国科幻文学思潮的百年演变，则许多重要文献没有收入，且篇目次
序不利于观察，而从检阅科幻研究的角度考虑，又明显缺乏全面性和前沿性，对港台和新世纪以来的
学术成果关注甚少。更加遗憾的是，该书没能提供一份哪怕是最基本的２０世纪中国科幻理论批评的
目录。
除此之外，《中国科幻小说精品屋》丛书（饶忠华主编，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１９９７—２００１年），漓

江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从２００１年开始持续出版的中国科幻年选，《中国科幻银河奖作品精选集》
（姚海军、杨枫编，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等重要作品也是研究者应当留意的材料。
该时期史料工作的难点在于印量少或发行渠道与过去不同的非正式出版物或非实物史料。具体

说来，可分为如下三类：

１．内部发行书刊
早在１９８０年代初的科幻热潮中，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科学文艺委员会就在叶永烈的推动下于

１９８１年创办了内刊《科幻小说创作参考资料》，共出四期，收录了一批很有价值的文章，其中部分并未
在公开场合发表。类似的材料还有吴岩１９９１年因科幻文学课程教学需要而编辑的《科幻小说教学参
考资料》（一卷本）。１９９０年代中期，科幻氛围再度高涨，北京、天津的科幻爱好者分别创办了《立方光
年》（１９９５年４月创刊）和《超新星》（１９９６年５月创刊）这两份质量很高的同人刊物，此外如山东、河
南、四川、云南、新疆等地都有科幻迷自编刊物，一时如同雨后春笋。相应地，《科幻世界》杂志社办有
供其会员组织科幻迷俱乐部内部交流用的《异度空间》（１９９６年６月创刊），《科幻大王》也办有同样性
质的《无限地带》（１９９９年创刊）。③

最重要的一本内刊，当属现任《科幻世界》副总编的姚海军１９８８年１０月创办的《星云》。虽然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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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Ｓａｎｓａｎｆｅｎｇ：《中国科幻杂志极简史（１９７９—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０日，ｈｔｔｐ：／／ｂｌｏｇ．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ｓ／ｂｌｏｇ＿
６０４３ｃ９４ｃ０１０２ｇｘｍｅ．ｈｔｍｌ，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９日。
叶永烈：《总序》，见叶永烈主编：《大人国·中国科幻小说世纪回眸》（第１卷），第４页。
参见刘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科幻爱好者杂志综述》，《读书文摘》２０１５年第４期，第２６—２８页。



份刊物的办刊条件非常简陋，在第１４期之前都只能用蜡纸油印，但却十分珍贵。首先，如其自言，《星
云》是“中国第一份科幻同仁刊物”。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期刊多为“同仁刊物”的情况不同，建国
后的文学报刊绝大部分都是纳入国家行政管理体系的官办刊物，上文中提到的专业科幻报刊莫不如
此。《星云》这样的同人刊（ｆａｎｚｉｎｅ），无法公开发行，反而更能反映科幻爱好者乃至作家群体的本真状
态。其次，《星云》自创刊号起登载理论批评文章，从第２１期起更改版为“中国科普作协科幻小说研究
会内部通讯”，始终密切关注着中国科幻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学术期刊的功能，这在学术界几乎
无人问津科幻的年代意义重大。最后，１９９０年代整体登上历史舞台的“新生代”科幻作家大部分与
《星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其中不少人还在《星云》上发表过文章。无论是对“新生代”科幻作家的
个案研究，还是对这个作家群体进行纵览综述，都离不开《星云》这份很长时间里堪称中国科幻爱好者
精神家园的内刊。

２．科幻社团资料
早在１９８０年代，科幻社团或科幻迷组织便已出现。① 较晚近的科幻社团则以高校学生社团为

主，主要开展科幻作家讲座、科幻电影放映、科幻征文比赛等各类活动。１９９０年代末以来，高校科幻
社团相当活跃，在中国科幻从“小众通俗文学”走向大众文化、流行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在新世纪逐渐成长起来的“后新生代”或“更新代”青年科幻作家和批评家，大都有参加乃至主持
科幻社团的经历。因此，对当下科幻的研究，无论是文学还是文化层面，都应重视高校科幻社团，尤其
是北师大、北大、清华、南开等几个规模较大、历史较长、活动丰富、办有或办过会刊、会员在校期间和
毕业之后成果较多的社团。不过学生社团往往不太注意资料的保存和整理，这在互联网时代尤为突
出。如能支持、鼓励社团修史，以此为动力持续进行编写大事记、整理会员作品和作家讲演稿、访谈老
社员等工作，积累的研究资料将会十分可观。

３．网络科幻创作和批评
自从互联网兴起之后，无论是科幻创作和批评，还是科幻爱好者之间的交流，都获得了极大的自

由。由于网络阅读、发表和通信的即时性、自由性和低成本性，科幻界出现了许多新的面貌。
其一，作家的网络书写。许多作家和批评家在个人网站、博客、微博等处发表了大量书评、创作

谈、回忆录、科幻动态、理论研究乃至原创作品，不拘一格，直言不讳。这些文章一部分原先在实体出
版物上发表过，也有一些与之相反，先在网上发表，再由报刊登载。由于两个平台存在严肃性和自由
度的不同，几乎每一篇文章的网络版和实体版都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研究时需小心比对。而另一些
因各种原因根本没有实体版的网络文章，更是容易遗漏的资料。对于研究者来说，完整收集目标文献
已经不易，而要厘清原始出处和发表时间，经常会遇到比面对纸质文献时更大的困难。
其二，网络科幻文学。同样是网络创作，这类作品与上述主要发表阵地仍为实体书刊的作家在网上

写的作品有很大不同，往往在起点中文等文学网站连载，动辄数百万字，结构较为松散，文字也欠锤炼，
更有科幻内涵稀薄的问题，但因为篇幅没有限制，情节足够丰富，也有充裕的空间塑造和发展人物形象，
仍然吸引了大批以休闲娱乐为目的的读者。像这样拥有可观受众的文学创作，科幻研究者不应视而不
见。不过，网络科幻良莠不齐的状况和卷帙浩繁的篇幅的确令人望而生畏。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在是
否设立网络科幻奖项这个问题上举棋不定，某种意义上正体现了评价这类科幻作品的难度。②

其三，网络同人书写。和前述纸质同人刊物相比，网络刊物只需热心者投入时间精力即可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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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Ｓａｎｓａｎｆｅｎｇ：《中国科幻杂志极简史（１９７９—２０１３）》。
首届星云奖未设网络科幻奖项，第二届设有“最受手机读者欢迎科幻小说奖”，实际上是颁给网络科幻的奖项，第
三届设有“最佳网络原创科幻作品奖”，明确奖励网络科幻，但第四届又取消了网络科幻奖项，第五、六届也没有恢
复。参见星云奖官方网站“星云网”的“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历届回顾”，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ｃｓｆａ．ｃｏｍ／ｒｅｖｉｅｗ．ｐｈｐ，
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７日。



又极易流通，生命力更强、影响更大，收集起来也更方便。不过，与低成本以及制作和发行的自由度相
对应的是旋起旋灭的脆弱性。在已有的网络刊物中，《边缘》和《新幻界》是较为出色的两种，尤其是后
者，２００９年创刊以来，已经陆续发行３２期，举办过幻想小小说征文大赛，并以灵活的方式出版了《新
幻界壹周年精选集》等数本实体科幻选集，成为中国科幻的又一个重要平台。①

三、展望与期待

以上是从史料角度对中国科幻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的一番粗略考察。这样的梳理跨度很大，自不
免挂一漏万。笔者勉力为之，主要是为了抛砖引玉，推动研究中国科幻史的学界同仁们在史料方面有
所作为，为中国科幻研究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最后，提出几项笔者认为意义最为重大、可作为史
料建设主要目标的工作，供大家斟酌：

１．《中国科幻全书目》
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后，中国科幻文学（原创部分）的总量约有数千篇（部）。只要统筹得当，

以团队工作、分段整理的方式编纂书目，需要的时间不会太长。整理完成、出版行世后，可考虑在重要
学术网站或新建一个网站发布网络版，以利传播。随着史料工作的进展，遗落的篇目还将陆续被发掘
出来，与此同时新的篇目在不断出版之中，书目网络版可以不断更新。② 翻译作品目录和理论批评目
录的编纂工作应当随之进行。

２．《中国科幻文学大系》
鉴于晚清就出现了《月球游》《电球游》等科幻戏剧，其后特别是新中国的科幻作品亦不局限于小

说体裁，全面回顾中国科幻文学的丛书似不宜命名为“小说大系”，可在小说之外别立戏剧、诗歌、散文
（或小品）、童话、电影剧本、翻译、理论批评、史料索引等卷，以求齐备。此外，近年来学术界出现了要
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等大型现代文学选集中收入通俗小说的呼声，科幻热潮对此动向有所贡献。
研究者应重视这一契机，抓紧整理各类作品和批评文字，并遴选出重要篇目。

３．作家研究资料
对于重要作家，尤其是已经作古的作家如郑文光，应整合出版与之相关的各种研究参考材料，如生

平资料、创作谈、研究论文、年表、著作目录、研究资料索引等。作家年谱、传记、回忆录也需要着力进行。

本文写作过程中，参阅了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吴岩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２０世纪中国
科幻小说史”（１２ＡＺＷ００９）的部分未刊成果，特向吴岩教授和任冬梅、高寒凝、梁华（梁清散）等项目参
与者表示衷心感谢。张峰（三丰）、贾立元（飞氘）、李俊（宝树）等友人亦提供了宝贵意见和资料，在此
一并谨致谢忱。

（责任编辑：桑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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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益：史料学视野中的中国科幻研究

①
②

参见《新幻界》的博客，ｈｔｔｐ：／／ｂｌｏｇ．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ｘｉｎｈｕａｎｊｉｅ，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９日。
资深科幻爱好者、香港大学建筑学院研究员张峰（三丰）提出了一系列极有价值的数据库建设构想并身体力行，其
构想部分已经付诸实践，包含：科幻图书书目数据库、原创小说篇目数据库（以上两种参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ｏｕｂａｎ．
ｃｏｍ／ｇｒｏｕｐ／ｔｏｐｉｃ／４１１４６００７／）、科幻作家作品年表／年谱（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ｏｕｂａｎ．ｃｏｍ／ｇｒｏｕｐ／ｔｏｐｉｃ／３６２３８９６３／）、中
文科幻对外翻译数据库（ｈｔｔｐ：／／ｔｃｓｆｆ．ｏｒｇ／）、科幻同人期刊数据库、翻译小说篇目数据库、科幻奖项数据库、科幻
研究论文数据库。著名科幻编辑姚海军亦做过一些图书书目整理工作，如刊载于《星云》１９９９年第２期的《１９９８
科幻出版回顾》，评论家刘健（吕哲）则在同人期刊的收集和整理方面卓有成绩。以上信息均由张峰于２０１５年４
月２３日通过电邮告知。


